
在这种形势下，乐团创作自己
的原创作品显得尤为重要。深交
从建设之初起，就一直坚持西方经
典作品与委约原创作品齐头并进
的路子。近些年来，一部分原创作
品也持续走出交响乐的小众圈子，
进入更广阔的人群视线中。例如
此前精心组织创作的大型原创作
品《神州和乐》《交响山歌·客家新
韵》《人文颂》等，尤其是大型儒家
文化交响曲《人文颂》，2013 年 9
月，还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
前往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会堂进行演出，引起轰动。

对于林大叶来说，交响音乐毕
竟是西方舶来品，如何运用这门世
界语言去讲述我们自己的中国故
事，才是题中要义。“演奏西方的经
典作品可以不断提高乐团的专业
水准，使咱们磨合到更高的层次。
但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把西方
的作品演奏得多完美，而是演绎自
己的中国故事。”

林大叶对曾经出国演奏的一
件事印象深刻。《我的祖国》创作好
后，深交曾巡演到德国。他们与德
国合唱团合作，请当地的合唱团成
员唱诵中文，没想到这种创新型的
举动效果异常好。虽然德国合唱
演员发音并不十分标准，但却丝毫
不影响《我的祖国》的表达效果，中
华大地的壮美在异国他乡唱响，到
场的华人华侨都潸然泪下，不少德
国本土观众也为之感动。

“以前德国的交响乐团来国内
演出，场场爆满。现在我们可以用
自己创作的作品，以交响乐的形
式，反向输出到国外，并且获得很
高的评价，这是令人极为自豪的事
情。”林大叶说。

由此，不管是对四川交响乐团
发展的建议，还是全面体察全国交
响乐团的发展状况，林大叶都将此
概括为：我们需要给交响音乐一些
耐心。一些允许试错、勇于尝试的
耐心，去等待交响音乐与我们中国
本民族的融合，创造出更精彩的中
国作品。

“莫扎特、贝多芬 300 年才出
一个，而中国真正投入交响音乐建
设才几十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
间。”林大叶说。

若要说对成都和深
圳两座城市的对比印
象，大家映入脑海的或
许都与成都的“慢”和深
圳的“快”有关，在这种
截然不同的城市环境
里，也形成了风格迥异
的文化氛围。在林大叶
看来，深交诞生在我国
经济发展最前沿的深
圳市，比较早地走上了
职业化发展的道路，这
和深圳市整体的经济
发展是相匹配的，但这
种快速的发展也是优劣
相伴。

1980 年代，改革春
风席卷南国，深圳交响
乐团应运而生。相比多
数从歌舞剧院分离出来
的交响乐团来说，深交
没有冗杂的职业化改革
问题。几乎可以说，从
诞生之初开始，深交就
是朝着职业交响乐团的
建制迈进的，这也为乐
团形成专业的、与国际
高度接轨的特点奠定了
基础。

“但这其中的问题
是，你会发现，国际上一
流的交响乐团，他们成
长的城市，维也纳、柏林
等等，哪一个不是历史
悠久的古都呢？所以固
然在建设的过程中，深
交没有什么历史遗留问
题，但同时，它也和成长
于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的
城市的交响乐团没法
比，没有太多的底蕴。”
林大叶以成都作为对
比，他提到了成都目前
的 4 个 专 业 交 响 乐 团
——四川交响乐团、四
川爱乐乐团、成都乐团、
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团，
它们依托于成都几千年
来的城市历史文化，在底
蕴的展示上确实有较大
的优势，而这正好是交响
乐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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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8 月，深
圳经济特区成立。与
之相匹配的，是具有国
际视野的文化建设内
容。成立于1982年的
深圳交响乐团（以下简
称“深交”），正是基于
这样的背景，成为国内
最早走职业化建设的
交响乐团之一。

40载不断探索和
创新，也让深交成为国
内第一支应邀走进国
家大剧院的地方乐团，
第一支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举行专场音乐
会的亚洲乐团。

今年 10 月，应中
国音乐金钟奖邀请，深
交担任了古筝决赛的
伴奏任务，并带着他们
的原创大型交响套曲
《我的祖国》重返成
都。演出之前，深圳交
响乐团音乐总监林大
叶接受了封面新闻独
家专访。

深圳交响乐团总监林大叶：
我们需要给交响乐一些耐心

封面新闻：《我的祖国》是怎样的一套
曲子？第一次巡演时就来过成都，当时的
反响怎样？

林大叶：这个作品是为了庆祝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邀请知名的作曲家张千一先
生创作的。这个套曲可听性是非常强的，
涵盖7个乐章。里面海纳百川，把中国所有
的具有特色的民族音乐特征都融入进了一
个作品，从每个乐章的名字你也能感受到
不同地域的不同音乐特色。例如有雪域
的，有黄土高坡的，也有东方明珠的。

这个作品不是第一次来成都表演了，
去年全国巡演时就来过，反响非常好。这次
我们受金钟奖之邀再次来到成都，演奏《我
的祖国》也是对成都观众的一次回馈吧。

封面新闻：你是什么时候到深交的？这
些年你感受到的深圳交响乐团有哪些变化？

林大叶：2006年我还在德国念书，那时
深交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指挥比赛，我去
参加了，虽然没有拿到最好的名次，但由此
和深交结缘，之后在深交担任助理指挥。
后来也去过杭州爱乐、广州交响乐团，又前
往上海音乐学院深造，2016 年时回到深圳
交响乐团。

深圳这个城市是个移民城市，非常有
包容力和创造力，深交也是这样。我们更
像是拓荒者，在白纸上去添加色彩，深交能
给予我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些年来深交一步步变化，包括乐团
收入的提升、参加演出的平台层次的提高
等等，这些都是肉眼可见的提高。但我们
最终还是希望自己和自己进行比较，需要
超越的是我们自己。

封面新闻：你对成都的印象是怎样
的？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地方？

林大叶：成都和深圳的感觉是完全不
一样的，我觉得很多人努力大半辈子其实
就是想过成都这样的生活。我尤其喜欢去
成都的宽窄巷，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在
宽窄巷坐一天。

封面新闻：你觉得目前我国交响乐发
展的瓶颈在哪里？

林大叶：没有所谓瓶颈。交响乐是世
界的语言对吧？但对于中国人来讲，坦率
地说，如果你只局限于去演奏，如果只是想
去演奏好贝多芬、莫扎特的话，你很难超越
维也纳、柏林。所以我们期待着更多精彩
的中国作品能够呈现出来。

我们都知道，最早的古典音乐是从德
国和奥地利开始的，从贝多芬、莫扎特、海
顿开始的，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区域然后慢
慢发展，之后又有了俄罗斯学派、法国学
派、民族音乐学派，到了现在南美也有自己
的交响音乐特色。它们都是融入了自己本
民族的风格，所以说如果一定要谈瓶颈的
话，我觉得是对中国音乐作品的等待。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我在德国留
学时，导师就时常和我说，要相信古典音乐
的未来在亚洲，亚洲的未来在中国。我其
实一直也是这样认为的。

封面新闻：现在有不少乐迷会批评交
响乐做一些本土化的尝试，认为这样不够
“交响”，你怎么看待呢？

林大叶：我是很支持本土化，很支持交
响乐和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合的。因为历史
上优秀的交响音乐都是这样来的，比如德
沃夏克、柴可夫斯基。所以我刚才也一直
说，要给交响乐试错的空间，勇于探索各种
可能，最终一定会找到一个最契合的点。
如果我们抱着乐观的态度，它是一定会到
来的。我们需要的是耐心等待。

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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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交响乐团是国内最早走职业化建设的交响乐团之一。

林大叶


